
周恩来送柯西金登机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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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 0 年代，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苏共高层中的“鸽派”柯西金曾多次到访中国，与毛泽

东、周恩来等数度会晤，其间一些颇有意思的故事和细节，是人们未必完全知晓的———

1 9 6 9 年 3 月 2 日， 中苏两国积蓄已久的怒火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

了。 4 2 0 0 多公里的漫长边境开始弥漫着火药味，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

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

在苏共中央，对华政策有“鹰派”和“鸽派”，以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为首的“鸽派”相对温和，

主张慎重行事。 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上世纪 6 0 年代，柯西金是唯一多次到访中国的苏联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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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金瘦高个子，一脸苦相，在苏共

政坛几起几落，可谓久经磨炼。 他 1953 年

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 年被赫

鲁晓夫免职，1957 年恢复职务， 参与了

1964 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出任

部长会议主席。 柯西金善于与苏联的高级

知识分子打交道。 他还颇为时尚新潮，喜

爱爵士音乐，还收藏这方面的唱片。 在苏

共中央，对华政策有“鹰派”和“鸽派”，以

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为首的“鸽派”相对

温和，主张慎重行事。

早在 1964 年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

等人联手搞下台时， 毛泽东、 刘少奇、朱

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苏共中央，祝贺勃列

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柯西金当选

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也联

名复电表示感谢。 1964年 11月初，由周恩

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

革命 47周年庆典，试探赫鲁晓夫下台后的

苏共中央的对华政策。 但苏联国防部长马

林诺夫斯基在祝酒时，居然对周恩来和贺

龙说出“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搞

掉毛泽东， 让我们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这

样的话。

中苏关系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两个

大国眼看就要断了来往。 在柯西金的建议

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决定，1965

年 2月，柯西金在出访越南时，要充分利用

专机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机会，与中共高层

领导人保持接触，最好能够直接与毛泽东

见面或通话，试探一下中国对改善中苏关

系的态度，力争缓和关系。

去越南途中，柯西金停留北京，与周

恩来多次谈话。 会谈中，周再次申明，中共

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

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不要把赫

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 虽然没有达

成一致意见，但柯西金感受到了周恩来力

挽危局的诚心，他喜欢与这位风度翩翩的

中国总理打交道。

1965 年 2 月 11 日， 从越南归来的途

中， 柯西金与安德罗波夫再次停留北京，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毛泽东见面。

谈及中苏论战， 毛泽东说： “我们

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没什么可怕的

嘛。 我给罗马尼亚代表团讲过， 公开争

论， 有什么不好， 一是天塌不下来； 二

是树照样长； 三是河里鱼照样游； 四是女

人照样生孩子……”

柯西金忍耐不住了：“我们主张的公

开论战，是理论性的公开论战，而不应在

论战中侮辱人或给别人扣帽子。 ”

毛泽东马上不无讽刺地说：“那种公

开论战不痛不痒，有什么味道呀！ ”

两人谈话中出现了激烈争论的场面。

苏方的中文翻译一是由于中文水平并不高

明， 二是被这种两国领导人当面大声嚷嚷

的场面吓呆了，感觉无力完成翻译工作，主

动要求撤出。于是，由中方的阎明复为柯西

金翻译。

毛泽东话题一转， 谈到苏联即将召开

的三月会议，话里颇有玄机地对柯西金说：

“你在 5 日、6 日路过北京的时候， 周恩来

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那个会。我

是教条主义者，拥护我的人不多，我倒是赞

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 ”

柯西金提出异议， 说：“这个会不仅是

我们自己想要开的， 也是许多兄弟党提出

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你应该考虑

到莫斯科在去年 10 月中央全会后出现的

新条件和新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是看到

了一些情况。”柯西金说：“我们现在就可以

让步，同志式的，出于尊重……”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啊， 我建议

你们收回苏共中央 1963 年 7 月 14 日尖锐

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撤销 1964 年

2月全会的决议。 ”柯西金的大脑顿时一片

空白，“这，这，这”，一时竟结巴起来……

显然， 这次会见与柯西金设想的主题

不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看似非常轻松，实际

上非常严厉。 柯西金硬着头皮再次提议中

苏两党应重视改善关系， 并希望停止公开

争论。 毛泽东对他说：“论战就是打笔墨官

司，也死不了人，我们两党的原则争论还要

继续下去，马克思主义不怕争论嘛，但国家

关系应该得到改善。 ”

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 ”毛泽东答：

“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 ”

柯西金说：“太长了吧？ 如果我们能经

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

万年。 ”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看在你的面子上， 可以减少点儿时间……

从一万年减到 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

步了……”

柯西金再也无法忍耐， 气冲冲地说：

“毛泽东同志，您如果到莫斯科的话，我们

可不会同您这样谈话的。 ”

毛泽东毫不理会，顺便对赫鲁晓夫“踢

了一脚”， 说：“赫鲁晓夫不是下台了吗，你

们不是不喜欢他吗， 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我

们这里来……他会成为一位好教员的，反

面教员……”

在毛泽东天马行空的风格面前， 柯西

金怎么招架得了。一直到双方告别，还是没

有进展。柯西金这次的北京之行无果而终。

毛泽东与苏共“鸽派”的较量

苏方急欲利用赴越南吊唁的

机会接触中方

1969年 9月 3日，胡志明去世。中共中央当即

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此消息，苏联领导层决

定派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恩来会见。

9 月 6 日至 10 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

明的葬礼。但周恩来有意回避，等柯西金到达越南

时，周恩来等人早已回到北京。柯西金转告中国驻

越大使馆人员， 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

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

一直等不到中方回音的柯西金， 已经准备飞

回苏联了。 9 月 11 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

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 通知他中国同

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 这时柯西金的

飞机已经飞到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

9 月 11 日上午， 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

北京机场， 周恩来、 李先念等到机场迎接。 一见

面， 周恩来就同柯西金紧紧握手， 以同志相称。

柯西金声明， 苏联领导人决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

仗。 周恩来也立即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 严肃

地指出， 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 不应影响两国

的国家关系。

接着， 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

行了 3小时 40 分钟的坦率会谈。 显然，周恩来对

谈判有着充分的准备，提出了 3 条建议：维持边界

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

离接触。 但什么是“争议地区”，双方发生了争执。

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 就是你们说是你

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中苏双方遂将此问

题搁置。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 到

底是谁想打仗……如果你们这样做， 我们就宣

布， 这是战争， 这是侵略， 我们坚决抵抗， 抵抗

到底！” 接着， 周恩来缓和了语气：“你说呢？ 柯

西金同志。 ”

最终， 中苏机场会谈以 4 条临时措施使一触

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 周恩来还顺便告诉

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

里， 顿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

分难堪的境地。

林彪的“第一号令”

柯西金回国后，出于苏联内部原因，对北京会

谈没有结论， 只是笼统地表示同意在北京开始边

界谈判，苏方愿意讨论中方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柯

西金没有否认苏联向中国挥舞核武器， 更未保证

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 苏联强硬派要求继续

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情局

更是急不可耐，向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

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 3 小时的详细情报。 9 月 16

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

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

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

袭击”。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

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10 月 17 日，林彪为“紧急备战”飞抵苏州市。

此时， 他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中

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

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 6

条命令。 10 月 18 日，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

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 10 月中下旬，整

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

社会震动， 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

关注， 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

状态。

但战争并没有爆发，中、美、苏的三角关系，由

此拉开序幕。 （据《同舟共进》）

“我们的毛主席坚决

不与坏蛋柯西金通话”

1969 年， 中苏虽然名义上是同盟

国， 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已很

久没有使用了。

3 月 21 日下午，柯西金通过苏联外

交官顾达寿给北京拨打热线电话， 要求

同毛泽东紧急通话。 中南海女话务员得

知苏方身份后，三次挂断电话，第四次接

通时， 未听苏方解释完， 就很不客气地

说：“告诉你， 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

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 所以我不

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顾达寿事后

回忆， 他清楚地听见了中国话里的“坏

蛋”一词，但没敢直接翻译给柯西金。

毛泽东后来获悉此事， 批评说：“电

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 ”

周恩来也指示， 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

评教育。

没多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

周恩来总理通话。 这次女报务员根据事

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

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 尽管说话火

药味很浓，但总算是有了正式答复。

3 月 22 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

人商议对策， 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

方， 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

说， 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

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

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随

即， 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书

面汇报。毛泽东在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

方于深夜 23 时 45 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

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

箭在弦上。

1969 年 8 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

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当时，西

方要趁机离间中苏关系， 炒作苏联领导

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这并非空穴来风， 珍宝岛冲突爆发

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强烈。以苏联国防

部长格列奇科元帅、 部长助理崔可夫元

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

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8 月 20 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

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基辛格博士（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向他通报苏

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 并征

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如

果苏联动手，美国至少应保持中立。第二

天一早，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

放到尼克松的桌上，“看看吧， 苏联想对

中国使用核武器……现在他们来征求我

们的意见。 ”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

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

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 必然会招致中国

的全面报复， 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

25万美军的安危。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

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

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 但做

到这一点很难， 美中 30 年来积怨甚深，

直接告诉中国，中方非但不会相信，反而

以为美方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

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

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

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

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

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

略。 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

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全国上下很快进入

“准备打仗”的态势。

毛泽东的“天马行空”与柯西金的穷于招架


